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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/ 年过去了，这一瑰丽的历史篇章是我们每一
个参加会战的科研人员永远不能忘怀的& 时至今日
我们虽已两鬓染霜，然而岁月易逝，记忆难忘，大家

还清楚地记得与于敏在一起度过的日子，忘不了于

敏埋头于堆积如山的纸带卷中，专心致志地分析计

算结果的身影和深入浅出、引人入胜的讲课情景；也

忘不了于敏在工作之余与大家一起漫步于乡间小

道，到嘉定县城逛孔庙，一路上谈笑风生，谈“红

楼”，聊“水浒”，说“三国”，背古诗⋯⋯；也忘不了与

于敏一起说说笑笑吃一角钱一碗的“澄桥豆腐”

⋯⋯的情景&

（本文作者是菲律宾归国华侨，北京应用物理

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）

最善于指导实验工作的理论家

吕- 敏
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系统工程研究所- 北京- 0//0/0）

- - 0123 年，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
近代物理研究所（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、

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许多核科学研究所的前

身）&来到研究所，听说有一位叫于敏的人，业务特
别棒&认识于敏以后，发现他是很普通的一个人，除
了头有些谢顶外，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特征& 钱三
强、彭桓武、王淦昌、赵忠尧等知名学者担任研究所

的所长、副所长，彭先生找我谈话，说从事核理论的

人较多，从事实验核物理的人太少，让我跟随王淦

昌、萧健参加宇宙线实验，因此我没有机会和于敏在

一起工作&
许多年后，我们先后奉调从事国防科技事业，才真

正在科学技术上有较多接触，才真正认识到他在物理

上的特长&他不但在理论上有极高造诣，水平非同一
般，而且特别重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，在与他多次接触

中得到许多帮助，对他十分钦佩、也十分感谢&
虽然年轻人都很尊敬于敏，但与他相处也很随

便，简称“老于”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今天，大家仍然称

他老于&我和老于还有一点特殊的联系，012. 年研
究所从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迁到中关村，是中国科

学院最早搬到中关村地区的研究所，研究所当时改

名为物理所（后来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，属中国

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）0）&研究所的五层楼是当
时中关村唯一的大楼，现在还在，位于现中国科学院

文献情报中心的东北边& 于敏所在的理论室（2 室）
在三层，我在 4 室，在五层，一楼有一个公用电话，来
电话时传达室老头就大声叫“于敏电话”，因为我的

名字和老于声音相近，按拼音只差一个字母，常常分

不清楚，经常是两个人都跑出来问是谁的电话&直到

最近还有人错把我当作“于敏”，让我也沾上了“两

弹一星”金质奖章的光&

0）- 0154 年，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组建成现在

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&原子能研究所二部于 016. 年组

建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，属核工业部领导 ———编者注

大家都佩服老于的理论造诣，接触过他的外国

专家也对于他称赞不已&在我看来，老于是最重视实
验工作的理论家&
老于是核武器理论设计方面的公认权威，每当

理论家们争论，辩论到关键时候只要有一句：“老于

是这么说的”，激烈的争论便会嘎然而止，在理论问

题上没有人不尊重老于的看法& 而老于则特别重视
实验数据，特别重视实验工作，特别关心实验工作的

进展&在我国核武器的早期发展阶段，当氢弹试验成
功以后，有个别理论家发表一种看法，认为核爆炸试

验只要获得威力数据，证明理论设计正确，就够了，

没有必要再做很多诊断测量工作，这种观点在实验

工作者中间引起很大混乱& 而老于在这个问题上态
度非常明确，一再强调实验是第一性的，所有的核试

验数据都非常重要，应该千方百计多获取数据，检验

理论设计的程序，为改进设计提供依据&核试验发展
证明了老于观点的正确性，随着核装置设计水平的

提高，要求通过核试验提供更多的数据，带动了核试

验实时物理诊断测量工作的深入& 在核试验转入地
下以后，每次核试验都要求进行许多物理测试，安排

许多测试项目，核试验物理测量队伍得到很大提高，

也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& 我们实验工作
者对此深深感谢老于的支持和帮助&
老于不但在原则上支持核试验的诊断测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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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而且实际上也非常重视实验数据的充分利用，核

试验中获得的一些重要数据都存在他的脑子里，讨

论问题时，他不需要查档案，不需要翻笔记本，随口

道来，记忆非常清楚，比我们实验工作者、实际测量

者记得更清楚，常常令我们吃惊-他可以随时举例说
明 $% 世纪 4% 年代某次试验的某个项目的测量结
果，尤其是那些实验数据与理论计算不相符的结果-
老于的敬业精神令人佩服，5% 年代进行了一次

地面核试验，爆炸后第二天，我们进入爆心附近的沾

染区，把诊断测量的示波器照相胶片收回来，在我们

居住的地窖中冲洗，胶片还没有冲出来，老于就来到

了我们的地窖，坐在下铺等结果，胶片还在显影罐中

定影，他就耐不住了，取出来对着地窖门的光线观察

照片，估计大概数据-理论权威学者对实验数据的关
心，对实验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，大家对核试验中测

量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-
除了重视实验工作、熟悉实验数据外，老于还重

视帮助推动核试验实验工作的进步，帮助实验工作

者理解核装置工作原理，澄清我们的模糊认识-他曾
经给我们详细讲解核武器实现爆炸的若干的过程，

令我们实验工作者大开眼界- 他的报告帮助我们了
解从事的实验工作的意义，也启发我们在那些方面

需要更加努力去获取更多的数据，需要发展那些新

的测量技术-老于也曾就具体问题给实验工作者讲
课，还在 $% 世纪 5% 年代，我们通过测量核爆炸产生
的 !射线的强度变化来获取链式反应增长率 "，有
同志提出疑问，因为理论计算的是核装置裂变反应

中中子的增长率，测量 ! 射线的强度变化的结果是
否真正反映核装置的性能？老于经过论证就这个具

体问题向实验工作者讲解，说明通过 ! 射线测量 "
是可行的，并且详细说明，在什么条件下，它能严格

反映核装置性能，而在什么情况下就不能完全反映，

报告对实验工作者是很重要的帮助-
老于主张在每次核试验中尽可能多地安排物理测

试项目，强调一次试验多方收效，$%世纪 4%年代初，在
一次为新的竖井核试验制定方案的会议上，发生了比

较大的分歧，从事物理测量的人们要求多上项目，提出

要设计一个很长的测试钢架，把中子、!射线、针孔照相
等各种测试项目按几何方位分别布放，力争一次试验

取得最丰富的数据-这种方案需要增加工程量，因而要
耽误一些进度，为此引起了较大分歧，不少人持反对意

见，坚持要进度快，宁愿少取些数据-最后在老于支持
下，通过了建立测试钢架方案，并获得批准-经过大家
努力，一次核试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数据，实验和

理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，在以后的竖井核试验中，基本

都采用了测试钢架的基本方案-老于的支持对发展这
种核武器试验方式起了关键的作用-
我国暂停核试验已经 ’ 年了，老于仍旧牵挂着

核试验中的问题，琢磨着核试验数据中的各种遗留

问题-每次开会遇到他，他都要问我有关核试验数
据，讨论有关的问题，不论是在会议上还是会外，他

经常强调核试验实际测量数据的重要性，再三强调

要充分利用过去核试验中获得的实验数据- 他还具
体指出，过去实测的数据中往往波形前沿的数据利

用比较充分，而后沿的数据往往忽略，因为前沿数据

受测量系统的时间响应影响少，而后沿数据利用时

需要更严格地扣除响应函数的影响，需要增加很多

工作量-在以前核试验后讨论数据的会上，往往说
“忙过这一段，再来研究”，一推再推，始终没有认真

处理，老于指出现在应该翻出来仔细处理，可以获得

许多新的信息，这些信息都会是检验理论计算程序

的重要参数-
在阐述深入发掘原有核试验数据的重要性的同

时，还提出具体一些建议- 他指出：中子飞行时间谱
的后沿可以反映高能中子在核装置中被散射的情

况；核试验中测得的 ! 射线波形，实际上由核反应
中 " 种机理产生，分别反映裂变和聚变的过程，应该
努力去探讨区分它们的变化规律；这些都是很有启

发性的思路，促进我们更好地分析利用原有核试验

的实测数据-我们将按照他提出的思路去深入挖掘
多年前获得的核试验测试结果，努力获取更多核反

应信息-
老于的理论造诣很高，考虑问题很深入，但是当他

讲问题时却特别清晰易懂，善于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复

杂问题，这一点尤其受实验工作者尊重和喜爱-由于他
思路清楚、逻辑性强，记忆力好，在一张小纸条上写几

个字就可以作半个小时的精彩发言-每当老于在会议
上发言的时候，会议显得特别安静，参加会议的人都洗

耳倾听，生怕有什么遗漏-老于讲解问题时特别耐心，
努力使实验人员多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和认识理论上存

在的问题-老于很熟悉国外的科技信息，但是他很少按
照别人的文献说话，总是以自己的语言来阐明观点，力

求让听众们领悟他的看法-
我长期从事核试验的物理诊断测量工作，与老

于接触较多，得到他很多指点，对我有很多帮助，借

庆祝老于八十寿辰的机会写下这篇短文，表达自己

对老于学识和人品的钦佩，也代表我们从事诊断实

验工作的人们，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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